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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市革命和外来妹

1994年3月26日，马来西亚零售商百盛进入
中国，超市出现了。

第二年，家乐福和普尔斯马特等蜂拥而至，
将超市演变成国人最喜欢的购物场所，先是柜台
式超市，然后仓库式的大超市也来了。

1996年3月12日《新民晚报》一篇文章报道，在
长不过百来米的中原路上，竟一字排下华联、三角
地、锦江、振原、联农、星地、黎明、为民等17家超
市。而在浦东，超市的竞争可以说到了白热化的地
步：在华联超市德州店附近，云集了百佳、豫园、八
仙、金钟、恒大平价、长春、家家乐等多家超市……

与传统购物方式不同，超市对人们产生了极
大的冲击：琳琅满目的商品近在咫尺，相当有视
觉效果，令人充满购买欲望；不必再看售货员的
脸色，自选自取的方式给了顾客最大的选择权，
如果你改变主意可以把商品随时放回原地；在超
市流行的初期，偷窃现象时有发生，要抵御不把
触手可及的商品偷偷放进自己口袋里的诱惑的
确很难，这考验了我们的道德。

90年代有一期《南方周末》曾在头版报道：
高扬低价旗帜的易初莲花超市在上海开张

的第一天，16000平方米的销售空间人满为患，拥
挤躁动的人群在琳琅满目的商品城邦中近乎眩
晕般狂欢。然而当晚关门盘点时，满地狼藉的鸡
骨以及啤酒、饮料的空罐却让外方副总裁美国人
凯文先生目瞪口呆。据称，当天“销售”出600多
只鸡，收银处只有200多只收款记录，而其余400
多只都被顾客当场“消化”掉了。

而且，几乎所有的超市都面临着防不胜防的
偷窃的折磨。

将小商品塞在口袋里带走，在超市里只能算
最低级最笨的偷窃行为。比莲花超市早些开业
的另一大型仓储式超市麦德龙，早就出现了穿拖
鞋进去穿新皮鞋出来的人，有的女子甚至带了三
个胸罩，结果在警报器前花容尽失、手足无措；而
在易初莲花超市开业一个月时间内抓获的400

多名偷窃者中，手段更是让人咋舌：有的人T恤短
裤进去，却穿着衬衫长裤出来，有的人连穿8双袜
子，有的人则连套5条新短裤，有一女子甚至将小
商品塞满胸罩……

在超市已经遍地开花的今天，逛超市成了很
多闲来无事的人的首选。很多男性一直不喜欢
去商场，但他们都会喜欢逛超市。这有助于调整
夫妻和男女朋友关系。

90年代初，流行的俗语是“东西南北中，发财
到广东”，粤语成了最受政府官员与妙龄少女追
捧的方言。“孔雀东南飞”成了每年大学生毕业分
配与人才流动的首选。

据统计，1992年以来，外地到广东的打工者
每年都在1000万人以上，到90年代后期，已达
1500万，加上广东本省流向珠三角和城镇地区
的，在2600万人以上。在不少外来人员眼里，广
东意味着梦想、机遇与成功。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随着这首旋律，
90年代初，电视连续剧《外来妹》轰动全国。

但实际生活中，打工妹的生活境遇，比《外来
妹》里要艰辛得多。

1993年第8期《民主与法制》刊登梅建华、皮
广州撰写的长篇通讯《打工妹之死》，揭露广东省
南海市沙头镇中外合资企业丽宝床上用品公司
打工妹舒景芳，于2月10日，突然七窍流血而倒
地，在被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

厂方说死因是“胃出血”。后在死者家属的
交涉下，重新尸体解剖，毫无疑问地证实死者系
机器的连杆在劳动中打击左颞，并对头部挤压，
使颅底骨折，中枢严重损伤导致死亡。

面对事实，李老板威胁：“在这儿死一个打工
的算得了什么！花5万元能处理的后事，我宁可
花10万元疏通关系去打官司。”

打工仔的待遇，引起社会关注，也随着社会
的进步逐步改善。2002年3月11日《中国青年
报》报道，珠海市委决定，在该市外来务工青年中
公开选聘一名团市委副书记。

明日关注：到处都是小燕子大阿哥皇阿玛

人家“泰 ”我“荷 ”

第二天早上，待我一睁眼，坏了，飞机都
快飞了！

赶紧在房间里打电话，让酒店帮忙叫
车，然后拖着箱子连滚带爬跑了出去。哪知
房也退了，账也结了，帮忙叫车那位还没消
息。大堂经理站在门口左顾右盼。

我等不及，走过去看个究竟，出门就被
眼前的景象震撼到了：这座金碧辉煌的酒店，
坐落在一片广袤无垠的田野里。目光所及之
处，除了一些尚未完工的烂尾楼，荒无人烟。

“锐哥别急，您坐里面等。我们这儿啊，
不定啥时候才有车呢。”大堂经理淡定地安
慰我，“已经派保安去远处拦车了。”“哪儿
呢？”我抻着脖子望眼欲穿。“路的尽头。”大
堂经理指着远方说。

我一看，连个人影都没有。这下即使心
里有火，也不好发作了，只好往他手指的反
方向走。

“您去哪儿？”“我去……那边路尽头看
看。”“别去了，那边不通车的。”不紧不慢的
口吻，让我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总之，等了很久很久，终于看见一辆出
租车从“路的尽头”缓缓驶来。而当我钻进
车中坐稳的时候，一看表——如果没有延
误，飞机已经起飞了。

荷兰，不是河南。从北京起飞的航班，
一天就这一趟。

等明天？等不起。今晚就必须赶到。
机场工作人员很靠谱，急旅客之所急，

当下帮我查询到另一条航线：“北京—香港
—莫斯科—阿姆斯特丹。”路程是绕了点儿，
但时间刚刚好。当机立断，就是它！

“先生，票订好了，还有什么可以帮您
的？”工作人员温柔的话语打断了我的遐想。

“嗯……先到香港，粤语倒是会两句，然后到莫
斯科……你能告诉我俄语‘转机’怎么说吗？”

小姑娘爱莫能助地摇了摇头。于是我
落寞地转过身，独自踏上这充满未知的旅程。

到了莫斯科机场，果然没有任何惊喜。
深深凝视着那些俄语字母，彻底蒙了。

去荷兰到底从哪儿登机啊？
我找到一位警察，试图用我那半吊子英

语问路，他茫然地望着我，我越说心越凉。
我下意识地摸摸钱包，“硬硬地还在”。

随即找了个僻静处，把大额现金、信用卡、零
钱分别装在几个口袋里，一旦失窃不至于全
军覆没。

正当我怀着迷茫的心情，寻找通往阿姆
斯特丹的登机口时，冷不丁肩膀被人拍了一
下，传来一声欢快的乡音：“锐哥！”

一时间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表情略为
麻木地转过头去，看见一个中国小伙子，满
脸堆笑，胸前挂着一根蓝带子，蓝带子下面
吊着一个塑料牌，牌上写的字我居然认识：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

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我带着哭腔
说：“兄弟，见到你太好了！”“我离着老远就
认出您了，从小看您节目长大的。”孩子笑得
越发灿烂。我奶奶说得对，这人啊，只要心
眼好，走到哪儿都能遇见贵人。顺利找到登
机口以后，我和小伙子愉快地交换了电话号
码并在微博上热情“互粉”。

他叫万奎，四川人。我对他拍着胸脯承
诺，以后来长沙找我，吃喝玩乐哥全包了！

然后我就在颠沛流离中到了荷兰。一
亮相，众人集体起立鼓掌，欢迎锐哥回归。

一份名为《欧洲时报》的华文报纸还专
为此事采访了我，中心思想大概是“主持人李
锐心系欧洲同胞，48小时往返飞行”。该特
派记者为此行做了一个经典总结：“电影里演
的是‘泰 ’，锐哥这一趟应该叫‘荷 ’。”

不知道我的同事何炅，那一刻有没有耳
朵发烧。

明日关注：“哥今年五十三了！”

今天，我又在街边见到了那个喜欢跳舞的
女人。

已是初冬，暖阳令人着迷。这个周末的下
午，我从安静的家中走出，热闹与人海全都暴
露在阳光底下。路边卖刀具的，顺口溜编得惹
人发笑，透着俗世里的亲切。走到一个幼儿园
门口时，突然看到了那个女人，我不知道她的
名字，暂且叫她琴吧。

晚上偶尔去广场跳舞时，认识琴的。广场
上有两群人在跳舞，似乎还存在着竞争关系。
有次左边场子的大姐就交代我不要去右边的
场子里跳。琴则是右边场子的“头儿”，当然，
我还是跑到了琴那边，因为她们的舞步样式更
新颖些。

第一次在舞场之外见到琴时，也是在这个

幼儿园的门口。当时她推着一辆简陋的三轮
车在卖卷饼，我与她迎面撞上，惊讶极了，我也
说不清自己在惊讶什么，只是条件反射似的笑
着对她说，我要一个卷饼，她却坚持不要钱。

其实我们经常都怀有偏见。对舞蹈有偏
见的人，看到琴的时候，肯定无法把她与舞蹈
联系起来。

中年女人琴，梳着一个不高不低的马尾，
头发末梢杂乱地弯曲，眼睛小小的，有些发
福。你根本记不清她穿过什么样的衣服，因为
太没有印象了，朴素、粗糙、暗淡，只有眼角的
笑意，似乎没有落过。

可是每到晚上的时候，就是她，收拾好音
响，组织人开始跳舞。该学新的了，该复习旧
的了，她一样样惦记着，还耐心地教着不会的
人。谁说跳舞的人就必须有娇美容貌、婀娜身
段了？谁说跳舞的人就必须妆容精致、超凡脱
俗了？身材不好的平凡女人琴，跳舞的时候协
调性极佳，看起来很舒服。生活的羁绊亦没有
在她的舞步里留下一丝犹豫与沉重。

这次又看见她的时候，发现她不卖卷饼
了，换成了豆腐串之类的了，或许卷饼的生意
不好做吧。没和她打招呼，只是远远地看她
在忙。我知道我周围有不少有钱的中年女人
非常喜欢打麻将，有时一个下午就是不小数
字的失去或者进账，她们为什么就不喜欢跳
舞呢？

琴就只是靠卖小吃来维持生计吗？她
是怎么喜欢上跳舞的？白天的琴，会不会因
为有了对晚上跳舞的期待而一整天都心情
愉快……

有些花是不会凋谢的，比如去年秋天摘下
的一大束野菊，现在仍在瓶子里黄灿灿一片。
有些女人也是不会枯萎的，就像不漂亮也不精
致的琴，跳舞时的风采与内心的韵味。

平凡女人琴，她提醒着我。

跳舞的女人
◎师小方

星期天，我们兄弟姐妹六家人相约回
老家。二十几口人，一路上热热闹闹向老
家赶去。老家离县城十几里地，那里住着
我们年过八十的母亲。

母亲自从来到我们家，就没有一天闲
着。父亲年轻时在离家五十多里的煤矿
上工作，平时很少回家，家里的衣食、地里
的庄稼都靠母亲一人操劳。后来，父亲由
于身体差，五十多岁就退休了，可回家不
到十年，又因病去世。这时，哥哥姐姐都
已成家，最小的我也参加了工作。本该是
安享晚年的时候，可父亲却走了，这给了
母亲不小的打击。为了照顾母亲，我们把
她接到县城。再后来，我结了婚，母亲就
在我们兄弟三家轮流住，可时间长了，难
免会和儿媳们闹一些矛盾。母亲怕我们
左右为难，就主动提出回老家住。我们拗
不过她，只好答应了。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也多次想把
母亲接来，可她总是说：“我还能自己顾住
自己，等哪一天我不能动了，再让你们照
顾。你们逢年过节只要回来看看就行
了。”

我们在大屋里坐下，母亲看着一屋子
人，吃惊地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你们咋
都回来了？”大哥说：“快到感恩节了。以
前的挂历上没印，我们也不知道。今年才
知道，我说回来看看，弟妹们一听，就都回
来了。”“啥节？”母亲好像没听清。“感恩
节！”大哥又大声重复一遍。“我咋没听说
过这个节日？”上高中的侄子说：“奶奶，这
个节日是美国传过来的。1941年，美国国
会通过一项法令，把感恩节定在每年十一
月的第四个星期四。这天，美国举国上下
热闹非凡，人们按照习俗前往教堂感恩祈
祷，分开了一年的亲人会从天南海北回
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品尝美味的感恩节
火鸡。我们没有火鸡，就用烧鸡代替。”侄
子最后一句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咋还
有这个节日？”母亲说，“都是一家人，感什
么恩啊？只要全家团团圆圆就行！”

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是啊，母
亲的节日里没有感恩节，有的只是清明
节、中秋节和春节，这些节日不是饱含对
故去亲人的思念，就是对一家人能够团圆
的期盼。母亲的节日里唯独没有自己！

感什么恩啊
◎寇俊杰

早晨，我刚到公司，坐我对面的同事
小刘就对我说：“唉！我刚才捡了一块
钱。”我不禁奇怪，就问他：“捡钱是好事
啊，你怎么还叹气呢？”哪知小刘说：“王
哥，你不知道，每当我手里快没钱时，总能
捡到一块两块的小钱，就好像是天意似
的。所以我一捡钱，肯定就是因为自己财

政紧张了。真希望哪天我多丢些钱，没准
儿就说明我已经是大款了。”

我听完，不禁愕然。

捡 钱
◎王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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